
楔子 牽起緣分的糖 

紅紅的髮帶、紅紅的緞褙子，再加上紅撲撲的圓頰，眼前這個小胖墩活脫脫就像

是顆紅圓球似的。 

紅圓球此刻正蹲坐在園子裡的假山洞裡，一張小臉蛋板得緊緊的，明顯很不開心。 

今兒明明就是大姊姊的錯，是大姊姊搶走了娘特地為她繡的金魚荷包，可為何被

娘親又罵又數落的人是她？ 

所以一到舅舅家，她就趁著大人們一時錯眼，一溜煙跑進了園子裡的假山躲了起

來。 

靠在山洞壁邊，她不服氣地嘟著嘴，越想越生氣，越生氣就越覺得委屈，眼淚就

要落下來時，她的身後忽然響起了一記吱呀聲。 

那突如其來的聲音讓她嚇了好大一跳，整個人像是隻驟然受驚的小兔子一般跳了

起來，眼看著就要往外滾去，可惜她人小腿短，才跑沒幾步，衣領就被人從後頭

給揪住了，圓滾滾的小身軀就這般被吊在了半空中。 

原本扭來扭去想要逃脫的小圓球突然不掙扎了，睜著黑白分明的大眼，傻愣愣地

看著眼前這個長得很好看的大哥哥。 

五歲，算是個半大孩子了，但因為上有長房嫡出的大姊姊，下還有幾個長房庶出

的妹妹們，生在庶出二房的她，由於在家中的地位，倒是比一些五歲孩子還要懂

事。 

眼前這個人比她所有見過的人還要漂亮，就連表哥書緯哥哥都比不過，彷彿是畫

裡面走出來的人物。 

傅明湘看得雙眼發直，久久不能移開自己的眼光。 

「大哥哥……你長得可真好看，比我家大表哥還要好看好幾倍呢！」 

自小她就對長得好看的人特別沒有抵抗力，所以一見到這個大哥哥她就停止了掙

扎。 

「大哥哥，你怎麼在這兒？身體不舒服嗎？」 

雖然被他拎得有些不舒服，但小明湘敏感地察覺到眼前人的臉色很蒼白，還喘著

粗氣，那模樣就跟她爹生病時一樣，看起來很難受可憐，於是她忍不住用軟糯的

嗓音問道。 

瞧了眼被自己拎在半空中的小傢伙，見她白胖圓潤的臉龐上透著關懷，那黑白分

明的眼珠裡盛滿關心，一言一行並非作偽，於是祁冬臨原本防備的心思頓時消去

不少。 

他輕緩地將她放下，原本板著的臉龐也稍稍地放鬆，甚至破天荒地示弱道：「嗯，

哥哥是有點不舒服。」 

他向來是個冷酷堅毅從不示弱的人，可也不知道為何，一接觸到這小丫頭的眸光

竟讓人稍稍卸了心房。 

聽到他說不舒服，傅明湘想也沒想就伸手從袖子裡掏出一個小荷包，小心翼翼地

打開，掏出一顆紅通通、似是顆糖果的小丸子，然後踮起腳尖，想將手中那顆糖

餵進他的嘴裡。 



瞧著那顆糖，祁冬臨嫌棄地皺了皺眉頭，顯然對那種小零嘴兒沒有什麼興趣。 

「大哥哥，張嘴，吃藥！」 

見他不肯張嘴，傅明湘也沒放棄，固執又吃力地伸直手，想要將那藥往他的嘴裡

塞，嘴裡還絮絮叨叨地說著，「我爹說了，這可不是普通的糖，吃了這顆糖，什

麼不開心的事都會飛走喔，身體也不會不舒服了，哥哥快吃，吃了病就好了。」 

聽到小女娃用這樣軟糯的聲音說著話，那種為他著想的堅持竟在祁冬臨冷硬的心

上劃開了一道裂痕，似有暖流從那處裂痕滲透進去，讓他原本緊抿的薄唇鬆了鬆。 

「大哥哥，快吃，這個平常湘湘可捨不得吃呢！」見祁冬臨還是不張嘴，傅明湘

也跟他槓上了，執拗地要讓他吃下這顆「藥」。 

「那妳怎麼捨得給我吃呢？」面對小東西的熱心，祁冬臨終究不忍拒絕太過，於

是望著她那胖嘟嘟的圓臉問道。 

「因為大哥哥好看。」 

她天真的回答讓祁冬臨愕然，微微張了嘴。 

傅明湘見狀，眼明手快地將那顆紅色的糖塞進了祁冬臨的口中，塞完還一臉燦笑

地看著他，帶著期待問道：「大哥哥，糖好吃吧？」 

「嗯！」望著她那得意的笑容，祁冬臨那被偷襲的惱怒莫名其妙的如潮水一般褪

去，甚至還順著她的期望點了點頭。 

得到滿意的答案，傅明湘笑得燦爛，自動自發地走到祁冬臨的身旁坐了下來，小

嘴還迫不及待地道：「這糖自然是好吃的，我爹說這糖裡他放了許多好藥材，還

說常吃這個會很聰明喔，大哥哥有沒有覺得自己變聰明了？」 

說罷，她昂起可愛的小臉蛋，露出一臉期待。 

這個小傻瓜還真的有些沒心沒肺的，也不知道她的爹娘是怎麼教的，他明明是個

陌生人，兩人又在這麼僻靜的地方，她卻一點也不害怕，不哭不鬧，甚至大方地

與他分享糖果，這丫頭的爹娘難道沒教她不可以隨意和陌生人說話嗎？ 

「傻丫頭，妳不怕我嗎？」他忍不住問。 

「大哥哥好看！」漾著燦然純真的笑，傅明湘細聲細氣地回答祁冬臨的問題，然

後有來有往地問：「大哥哥這是在躲誰嗎？」 

以前每回來徐家，表哥都會陪她玩鬼捉人的遊戲，她總是躲在這假山洞中，所以

方才瞧見祁冬臨，也就以為他是在和旁人玩遊戲，加上他長得好看，所以半點都

不怕他。 

「是啊，在躲一群壞人，已經躲很久了。」 

其實他昨夜在返家途中突然被一群刺客狙殺，因為負傷而氣力用盡，才會躲進這

不知是誰家園子裡的假山洞裡，原本精疲力盡的他還盤算著，等養足了精神再趁

夜離去，沒想到先碰上了這個小丫頭。 

還別說，方才那顆令他嫌惡萬分的糖倒真讓他恢復了些精神，於是他望著小丫頭

的眼神也越發柔和了。 

「大哥哥還吃糖嗎？」 

見祁冬臨的臉色比方才好了許多，傅明湘有些捨不得地捏了捏手裡的荷包，荷包



裡只剩一顆糖了，這顆吃完，就得等下個月她爹才會再做給她吃，可望著大哥哥

好不容易回復一些的精氣神，她雖然捨不得卻仍是開口問了。 

「還給我嗎？」祁冬臨哪裡看不出她臉上那捨不得又故作大方的彆扭神色，於是

難得起了玩心，這回不等她餵，自己伸手將那顆紅通通的糖果從傅明湘的手中取

來，俐落地扔進口中。 

沒想到她還來不及和手中的糖道別，那紅豔豔的糖球就進了大哥哥的口中，傅明

湘臉上的笑容驀地垮了下來。 

「怎麼，捨不得嗎？」他含笑問道，起了逗弄她的心思。 

「哪裡是捨不得，大哥哥若是喜歡，下個月我爹再幫我做糖球時，我都送給大哥

哥吃。」 

除了自己嫡親的表哥之外，眼前這位大哥哥是頭一個待她這麼有耐心，願意和她

說話的人，畢竟以往在傅家，無論是大房的大哥哥還是大姊姊，其實都不喜歡她，

每次她想和他們分享糖球，他們都一臉嫌棄的模樣。 

還是這個好看的大哥哥好，願意跟她說話，所以她的捨不得片刻間便煙消雲散，

甚至還大方地許諾。 

「傻丫頭，若是大哥哥這回真能逃出生天，總不會忘記妳這兩顆糖的。」他伸手

揉了揉傅明湘的頭頂，認真的許諾，還順手將她那裝糖的小荷包給塞進了懷裡。 

祁冬臨的話讓傅明湘有些似懂非懂，可看他耀眼的笑，她也就跟著傻笑起來。 

傅明湘看著看著，眼皮越來越重，只見她小小的身軀突然一歪，竟然歪倒在了祁

冬臨身上。 

還真是個心大的小娃娃，竟然就這麼睡著了。 

對於她這般毫無警覺心，祁冬臨覺得很不可思議，卻又不由自主地悄然調整自己

的坐姿，好讓她睡得更舒服些，他順便調息起來。 

還真別說，那兩顆紅糖果似是真有些效果，竟讓他原本的虛軟無力褪去了些。 

這一大一小，一個睡著，一個調息，一直到外頭傳來丫頭和嬤嬤在園子裡喊人的

聲音才打破了這樣的寧靜。 

那此起彼落的呼喊聲顯然是在找這個小丫頭的，他斜睨了一眼正睡得直呼嚕的小

丫頭，大掌輕緩地落在她白胖的臉龐上，似有些不捨方才的寧靜，可很快他便收

回了自己的手，起身移到了洞口處。 

覷得一個機會，他避開眾人閃身出了山洞，另尋藏身之處，靜待夜色降臨後好準

備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 

在離開山洞的那一刻，他忍不住再次回首看了依然深睡的小紅球一眼，有些擔心

那些人一時間找不到這個小丫頭害她著涼，所以臨去前他還故意弄了點響動，好

讓人發現洞裡熟睡的小丫頭。 

第一章 二房的危機 

從窗縫中透出的寒風令微弱的燭光搖晃不止，忽明忽暗。 

因為幾日來的疲憊，傅明湘從前院回到後廂房時連抬手的力氣都沒了，她拒絕芳

竺的服侍，直接讓她們回房歇著去。 



一等身後的門被芳竺關上，她便筆直地往自己的床榻走去，然後直挺挺地倒在柔

軟的被褥之上，眼皮沉重得像掛著鐵塊似的，頃刻間就閉上了，呼吸也變得平穩

輕緩。 

她……睡著了！ 

可還不到一炷香的時間，後窗台上便接連傳來了石子撞擊窗櫺的聲音。 

那些石頭撞擊聲堅定不移地響著，甚至越來越大聲，就算已經累得連抬抬手都嫌

費事，傅明湘仍被吵得努力地睜開了沉重的眼皮。 

這該死的傢伙！ 

傅明湘低咒一聲，都怪師父縱的，明明他弄出那麼大的動靜，可週遭愣是沒有任

何反應。 

這是習慣成自然了吧！所以大家連起來查看都懶，連剛剛被她趕回房的芳竺也沒

起來。 

這一、兩年來，庵裡時不時會被抬來各種稀奇古外的病人或傷患，從一開始的幾

個月一個，到後來十天半個月一個，到現在明明她才剛處理好一個患者，都還沒

沾枕呢，他又來了。 

他、又、來、了！ 

想到這裡，傅明湘猛地睜開眼睛，一股子惱怒油然而生，憤怒一點一滴灼燒著她

的理智，在她的心裡掀起了滔天的怒火。 

那個該死的男人！ 

炯炯有神的怒眸盯著屋頂看了一息的時間，然後她認命地起身，踩著憤怒的步伐

推開了窗子，就見男人臉上的面具被月光照得發亮，面具下方露出的唇角微微挑

起，整個人散發著一股子不羈，他姿態閒適地斜倚在身旁的樹幹上，腳邊還躺著

一個滿身是血、胸前起伏明顯比尋常人輕淺很多的勁裝男子。 

刺客與刺殺者！ 

看這模樣他又打贏了。 

這是半個月來的第幾回了？她都要算不清了，因為數量多到足以讓她麻痺。 

她也懶得說話，只是用清冷的目光直勾勾地盯著他。 

兩人之間的眼神官司打了好一會，最終還是男子率先開口問道：「刀傷加毒傷，

要不要？」 

那身著黑衣的頎長身影幾乎與週遭的暗夜融為一體，即便打了兩年多的交道，但

傅明湘從來不曾見過他的真容，更不知他的身分，只知道他是在師父的默許下，

不斷地扛來一個又一個垂死之人供她練手。 

治的活，沒有診金與感謝，治死了他也不責備，只會用一種輕視加鄙夷的眼神看

著她，雖然無聲，但卻彷彿日以繼夜地數落著她的無能，簡直扎心。 

就因為他那抹眼神，她焚膏繼晷，晝夜不休地鑽研著醫術，漸漸地，能看到那鄙

夷眼神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再然後，他便透過她師父指使著她，每十天半個月，總會安排她祕密前往世家大

宅的後院替一些婦人或是閨閣千金治些不便宣之於口的暗疾。 



但不知他最近究竟發了什麼瘋，送來了一個又一個生命垂危的傷患，大部分都是

中了毒的。 

她可以從他的行為中感受到一抹急切，卻不知道他真實的目的為何，只知道他和

師父好似瞞著她一些事，可無論她怎麼問師父，師父總是笑而不答。 

「你最近是活得不耐煩了，還是太過招人恨？中毒、重傷如此絡驛不絕。」 

雙手環胸，與那戴著銀面具的男人對視了半晌，傅明湘終於開口說話，語氣自然

也是不善，且明顯對於他這種找麻煩的速度很是不滿。 

「是他們活得不耐煩了，正好想著妳需要練手的對象，這才費時費力地將人給妳

帶來，妳應該感激我才是。」 

「所以你是為了多找些人讓我精進醫術，才孜孜不倦的找人拚命嗎？」柳眉微揚，

傅明湘沒好氣的說道。 

那語氣中的譏諷令男子眸中竄過一抹笑意，可又很快地消失，彷彿從來不曾出現

過。 

「是啊，我做這一切可都是為了妳啊！」面對她的譏諷，那男子不但不介意，反

而還大大方方的承認，渾身上下展現著要她道謝的催促。 

「但我的醫術如何到底關你啥事？」用得著他這樣不分晝夜地幫她精進嗎？她已

經有五、六天沒睡個好覺了。 

「誰不希望自己身邊有個神醫呢？有了神醫就連閻王都難輕易要了我的命不

是？」 

「你與我師父交情很深！」她沒好氣地提醒他。 

這明顯不是實話，傅明湘自然不會輕易相信，但以她的經驗來看，再糾纏下去也

不會得到答案，所以沒有堅持討論這個話題。 

「那這個人妳要不要？」那男子毫無同情心地伸腳踢了踢地上那個氣若游絲的人，

開口問道。 

她閉了閉眼，深吸一口氣，夜裡清涼的氣息稍稍拂去了充斥在她胸臆中的火氣。 

不能跟他計較，師父不允許的，她只能大人不計小人過，不與之計較……她可不

想再抄醫經百遍，反正論起嘴皮子上的官司，她在這個男人面前從來就沒贏過，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自己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人你留下，至於你……有多遠就滾多遠吧！」 

既然沒有說贏的機會，傅明湘也不浪費時間與他打嘴仗，直接下了逐客令。 

與其花時間和他說話，她還不如趕緊為他帶來的傷患診脈、上藥，好爭取能早點

回房休息。 

傅明湘再次在他面前敗下陣來，但敗了就敗了，反正這個男人雖然神神祕祕的，

對她卻沒有壞心眼。 

實話說，若不是他找來這麼多治死了也沒人找她麻煩的人讓她練手，她的醫術的

確不能這樣突飛猛進，累是累了點，卻也讓她瞧見傅家二房未來的希望。 

要知道，自從她爺爺驟逝之後，他們這庶出的二房就成了傅老夫人的盯中釘、肉

中刺，三天一小碴、五天一大碴。 



爹娘在不分家，所以如今是暫時分不了家的，可早晚有一天她肯定要帶著爹娘離

開，可不能任由她爹娘在傅家繼續被欺負搓磨，否則最後的下場只怕就是被生吞

活剝了。 

想到這裡，傅明湘又長嘆了一聲，拖著疲累的步伐，認命地朝著那個被扔在地上

的黑衣人走去。 

先頭那個是他今兒下午扔的，她花了好幾個時辰才勉強用金針吊住那個人的一口

氣，才剛想好好休息喘口氣的，他又扔了一個人來，到底讓不讓她活啊？ 

走到那個只剩一口氣的人旁，傅明湘正準備蹲下身子粗略檢查一番，誰知道原本

已經走了的人卻去而復返，冷不防地朝著她道：「對了，別說我沒義氣，治完了

這個，妳趕繄找個時間回家一趟吧，妳家怕是要出事了！」 

莫名其妙地扔下這句沒頭沒腦的話，還不等傅明湘張口問，神出鬼沒的他又沒了

影子，讓她連想要追問一兩句都沒機會。 

要出事，出什麼事？這人該不會是故意想耍她玩吧？ 

 

 

傅家稱不上是大富大貴，可傅家仙逝的老太爺於醫之一道上頗有些成就，不僅長

年伺候先帝，就連當今聖上即位後也曾經讓傅老太醫伺候過一陣子。 

除了皇上，一些皇親國戚甚至是一品大員，也曾經讓傅老太醫瞧過病，所以在對

待傅家的態度上，或多或少也有幾分禮遇。 

雖然傅老太醫已於去年辭世，可傅家長子傅東南也因其父的關係進了太醫院，只

不過他醫術平平，這一年多僅僅止步於醫士，不曾成為御醫，連帶地傅家也逐漸

淡出眾人的目光。 

因為傅家逐漸式微，傅老夫人便處心積慮地想將自己的兒子推上太醫院的頂峰，

彈精竭慮地想要為傅家鋪出一條康莊大道。 

可她都還沒能盡展手段讓兒子再上層樓，不過一個不留神，傅東南便闖了個大禍。 

她怎麼就生出這麼個不成器的兒子！ 

可兒子不成器歸不成器，她這個做娘的難道還能眼睜睜看著他出事？ 

她臉色陰沉地往垂手站在她跟前的大兒媳溫氏瞄去，就見溫氏忍不住打了一個寒

顫。 

溫氏深知傅老夫人這是要讓她說話，也是在責怪她沒看好丈夫，可……她能怎麼

辦？即使已近不惑之年，但傅東南就像個任性長不大的孩子，時不時搞出一些爛

攤子讓人收拾。 

不過，這回也不能都說是自己夫君的錯。 

「娘，媳婦知道妳現在很生氣，可這事還真不能怪夫君，若不是二叔沒事給他一

個古藥方，滿嘴都誇著有奇效，夫君能有這麼大的膽子嗎？」 

做了十幾年的婆媳，溫氏自來知道這個婆婆的弱點在哪兒，她向來視二房為眼中

釘肉中刺，只要能將這髒水往二房身上潑，那麼老夫人便也不會太責怪他們了。 

「老二嗎？」傅老夫人的臉色倏地變得更冷，雙眸彷彿能迸出冰刀似的，好似溫



氏口中的老二與她有什麼深仇舊恨似的。 

「是啊，就前陣子，二叔興沖沖地捉著夫君說他琢磨出一張古方子，能治消渴症，

而且藥到病除，依夫君的診脈，方老夫人就是得了消渴症，所以他才會將那個藥

方用在方老夫人身上，誰知道……」 

隨著她的話落，傅老夫人冷冷哼了一聲，厲聲道：「原來是老二想要害死老大嗎？」 

「若不是他想害夫君，又怎會極力推崇那張古方？若不是相信兄弟情深，夫君又

怎會這樣不設防地將藥方用在方老夫人身上？這惡果不就是老二心懷不軌所結

出來的嗎？」 

「既是這樣，誰出的主意誰負責，咱們將實情告訴方家，再向方侍郎保證咱們絕

對會給他們一個交代。」 

毫無猶豫地，傅老夫人在庶子和親子之間做出的決擇，對她來說，剛開始留下老

二是因為傅老太爺生前極為護持，她雖暗恨在心卻始終不好做得太過，只能想方

設法地壓住傅東平展露才能。 

卻沒想到竟是養虎為患，他居然生出惡毒的心思，用一張古藥方誘得她的兒子犯

下這樣的大錯，那麼這個罪過自然該由他來擔才是。 

婆媳兩人目標一致，很快達成共識，可溫氏的笑才漾卻又斂去，有些憂心地對著

傅老夫人道：「娘，要收拾老二和徐氏倒是簡單，可就怕湘姐兒不是那麼好糊弄。

也不知怎麼地，自打她去了庵裡，每次歸家媳婦都覺得那丫頭已經跟幾年前不同

了，尤其那一雙清澈的雙眸犀利得彷彿能瞧進人心裡似的。」 

每每想到這裡，溫氏都萬分後悔幾年前竟讓那丫頭脫離了她的掌控，本以為二房

的人能趕出去一個是一個，卻沒想到不過三、四年的時間，便讓她再無法看透傅

明湘這個丫頭了。 

「不過是個小丫頭罷了，怕什麼？要是真憂心，到時候讓幾個嬤嬤將她拘在院子

裡就行了，等老二走了，徐氏也是個懦弱無主見的，這孤兒寡母還不是任我們揉

捏嗎？況且湘姐兒容貌不俗，再過兩年咱們就找個能提拔老大的人家將她嫁進去，

倒也不負傅家養她這一場。」 

聽著婆母的話，溫氏自是滿心同意，卻知道此事說起來簡單，真要做起來還得計

畫周詳才行，她好幾回想要藉機搓磨傅明湘，可惜都沒有成功過，於是她忍不住

出聲提醒—— 

「徐家一向護那丫頭護得緊，若是一個弄不好將事情傳揚了出去，只怕於咱們家

的家聲有損。前兩日章大學士家的大姑娘還特地給湘姐兒下帖子，邀她出席花會，

恐讓人覺得咱們苛待了那丫頭。」 

「都是些單純的小姑娘在玩罷了，咱們倆難不成還鬥不過幾個小丫頭？」 

「要是換了以往，媳婦自然是不怕，可前回聽說徐家不知怎地傍上了祁家，不但

生意做得紅紅火火，有些品級低的官夫人遇上元氏這個商家太太還相當禮遇，媳

婦這是怕他們鬧起來，萬一傳出了閒話，於咱們家的名聲不好！」 

「那丫頭不是在落月庵探望師父嗎？咱們辦事利索些，等到一切成了定局，那孤

女寡母還不是任我們搓圓捏扁？」挑眸看著兒媳婦的苦惱，傅老夫人眸中閃過一



絲不滿，但也只哼一聲便胸有成竹的交代完畢。 

大兒媳婦這般處處提防一個小丫頭片子的模樣她是看不上眼的，就算徐家生意再

紅火也只是個商戶，而他們傅家好歹算是領朝廷俸祿的，只要是官就能壓徐家一

頭，可他們傅家的當家夫人卻如此忌憚一個商家，讓一向心高氣傲的她著實不悅。 

「娘，妳也別怪媳婦，我是真怕了元氏那個潑婦，自從徐家的生意越發紅火以後，

每回來咱們家，元氏不都要鬧點事情？咱們家和徐家那種商戶可不同，哪能像她

那樣潑婦罵街呢？」 

「沒出息的東西！」 

「娘……」 

「罷了，既是如此，咱們先下手為強，明兒個就將這事辦了，以他那破敗的身子，

幾棍家法就能要了他的命，等湘姐兒聞訊趕回來就將她拘在後院，到時候看她還

怎麼翻出風浪。至於徐家，若他們識相還好，要是不識相，咱們在朝廷裡難道沒

有些人脈嗎？」 

傅老夫人語氣冷森地道，她這回是鐵了心要拿庶子來替自己的親兒子擋煞，為了

自己的兒子，她就能見神殺神、見佛殺佛。 

因為傅東平的存在無時無刻提醒著她自己夫君的背叛，以前傅東平有她夫君的庇

護，所以她不敢輕舉妄動，可如今整個傅家皆在她一手掌控之下，他竟還不要命

地撞上來，那就怪不得她心狠手辣了，她要趁這次機會將二房都收拾了。 

 

 

翌日，日落時分，長安城上的天空殘陽似血，雲層瑰麗，美得驚心動魄，街道上

盡是腳步匆匆的往來行人，個個都急著想要在天黑前回家去。 

在城郊處，傅明湘領著芳竺坐在馬車上，臉上還帶著濃濃的疲憊，上眼皮重得像

是綁了塊石頭。 

都怪那個該死的男人！說話不清不楚的，說什麼傅家要出事，可是誰要出事？出

什麼事？跟他們二房有關係嗎？ 

她才想開口問，偏偏他拋下那句話後便宛若鬼魅般消失得無影無蹤，那時是大半

夜，她面前還躺了一個重傷性命垂危的人，她只好按捺住心急，替他送來的人解

毒行針，包紮傷口，等她忙完了一切，已到了正午時分，急急忙忙地稟了師父原

委，這才帶著芳竺趕回家。 

耳邊馬蹄聲噠噠，芳竺不禁詢問道：「小姐，咱們這麼急的趕回家，是府裡發生

了什麼事嗎？」 

「不知道，那人只說咱們家會出事，正好我也不放心我爹娘，就想著回家看看。」 

「那人？」芳竺初時一愣，但隨即反應過來她家姑娘說的是誰，「是銀面公子嗎？」 

這兩年來，小姐急躁的性子讓沈聖手磨去了不少的稜角，唯有在面對那個臉上總

是罩著銀面具的人時才會這樣怒氣外露，再結合昨夜的動靜，她便知為何此刻自

家主子顯得那樣浮躁了。 

那巴掌大的精緻臉龐還浮著掩都掩不去的怒氣，讓芳竺更加好奇地問：「那銀面



公子說了什麼讓小姐這麼生氣呢？」 

「他沒頭沒腦的讓我儘快回家一趟，說傅家要出事了。」 

「會出什麼事呢？難不成老夫人又要使么蛾子？」 

「就是摸不著頭緒才要急急趕回家去，妳又不是不知道老夫人那些陰毒的手段。」 

那個該死的男人！傅明湘在心裡不知道第幾遍惡狠狠地咒罵著。 

明明可以多說幾句讓她知道來龍去脈，可他偏偏不肯，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話就

走人，彷彿是存心要看她著急似的。 

他最好不要讓她逮著機會，否則這幾年在他那裡吃的虧，她絕對會數倍的還回去。 

這幾年來一直伴在身側的芳竺哪裡會不理解傅明湘的憤怒，但向來懂事的她只是

靜靜地坐在傅明湘身邊，並不多發一語，以免火上澆油。 

這幾年在庵裡她們主僕倆吃了不少銀面公子的虧，那銀面公子仗著有沈聖手回護，

對小姐是極盡壓榨之能事，三天兩頭就被逼著徹夜通宵的救人，每每小姐都熬得

疲憊不堪卻還落不著好話一句。 

無論人是救活了或是醫死了，那銀面公子總能挑出刺來，嘴上從不饒人，所以兩

人可謂勢同水火。 

其實她心裡懷疑銀面公子給的消息莫不是耍弄人的，換做以往，小姐只怕嗤之以

鼻，怎地這回卻相信了，還心急火燎地要趕回家去？ 

她那有些懷疑的眼神掃過自家主子，還在猶豫要不要提醒傅明湘那公子的話並不

可信，不想傅明湘先一步開口說道—— 

「他不是那麼無聊的人，會說此話必定有所依據。」 

雖然心裡氣得咬牙切齒，可那熊熊的怒火並沒有燒光她的理智，從師父對他的態

度，還有每次將她氣得直跳腳，嘴壞又愛挑三揀四，卻總能替她找來所需的稀罕

藥材，即便還不知道他如此努力逼她勤練醫術的原因是什麼，但此刻她知道他對

自己並不存在任何惡意。 

經過這幾年師父的教導，傅明湘早已不是初入庵時那個什麼都不懂的傻白甜，所

以不會對他的提醒等閒視之。 

氣歸氣、鬥歸鬥，可是她的理智尚在，不會真認為他的提醒是假的。 

她認定了那個人的提醒一定為真，所以忙完了一切，就急急忙忙雇了馬車往家趕

去。 

不過她對自家那對懦弱的父母也是很有信心的，不只是大房，但凡有點臉面的僕

人都可以欺到他們頭上，更別說傅老夫人了，她若是對二房有什麼算計，簡直就

跟捏死一隻螞蟻一樣簡單。 

「可家裡有事的話，藍雀和嬤嬤不會什麼消息也沒有啊！」 

這幾年她與小姐在庵裡明為祈福，暗為習醫，家裡的消息都靠著藍雀和羅嬤嬤兩

人傳遞，所以即便不在傅家那個漩渦中，她們對於家裡的狀況也是有所掌握的。 

藍雀那丫頭年紀小，但也正是因為年紀小，性子又機伶，所以府裡的嬤嬤們說什

麼、做什麼，只要她有心，都能打探得一清二楚，若是府裡真出了事，沒道理她

們不想法子通報到庵裡來。 



芳竺的話聲才落，忽然一陣風吹掀了她們前頭的布簾，芳竺不禁咦了一聲，說道：

「小姐，那不是藍雀嗎？」 

順著芳竺的手往前看去，傅明湘果然瞧見跑得氣喘吁吁的藍雀，但見那一臉涕淚

卻努力向前奔跑的模樣，她的心不由得一沉。 

果真是出事了！ 

她閉了閉眼，自己早不是那個手足無措、傻乎乎被送進庵裡的小丫頭了，雖然不

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只有自己能救得了爹娘。 

傅明湘連忙對芳竺道：「讓馬車停下，把藍雀給喊過來。」 

「是，小姐！」 

芳竺應聲的同時伸手敲了敲車壁，車夫吁一聲停下馬車後，她便手腳利索地跳下

車，朝著藍雀的方向追去，不一會就將一臉淚痕的藍雀帶到馬車旁。 

藍雀一見傅明湘，話都還沒有說就嗚嗚地哭了起來，可見是被嚇得夠嗆。 

傅明湘沒有急急追問，而是先讓藍雀釋放情緒。 

直到哭著打了個嗝，藍雀這才想起自己找小姐的原因，連忙說道：「小姐，家裡

出事了，方侍郎家的老夫人吃了大老爺開的藥卻病勢加重，昏迷不醒，延請了旁

的大夫瞧了藥方，發現是大老爺開錯一味藥，方家便找上門來要公道。」 

藍雀話說得急，傅明湘聽著卻皺了眉，這聽起來就是大房的破事，與她二房何關？ 

其實她聽了並沒有太多驚訝，以她伯父那心氣高傲卻無真才實學的半吊子醫術，

她早知道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雖然祖父以醫術聞名於京，可他嫡出的兒子傅東南卻是一個沒有半點醫術天分的

庸材，不但沒天分，還自以為是得很，只學了點皮毛就求著老夫人替他找關係。 

明明在醫之一道上她爹更有天分，可是以老夫人的小肚雞腸又怎麼可能任由庶子

壓在自己所出的嫡子之上？所以老夫人總是壓著她爹不讓習醫。 

祖父知她心思，同時為了家中安寧，便也告戒她爹不准習醫。 

而她若不是被遣到庵裡修身養性，天高皇帝遠，只怕也是不能習醫的。 

只是沒想到祖父去世之後，老夫人替毫無自知之明的大伯苦心籌謀地進了太醫院，

完全不怕大伯那半吊子的醫術會弄出人命。 

以她看來，大伯的醫術看看一般傷風的小毛病是沒問題，可一旦碰上棘手的病症，

只怕早晚得出事。 

這不，眼下就出了事！ 

「這事就算再大，那也是大房的事，值得妳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嗎？」 

要不是她雇了車回家，半路遇著了，難不成藍雀想這樣跑到庵裡去？ 

她挑挑眉，示意藍雀上車，一起回家去。 

藍雀卻沒上車，只是急急說道：「小姐，妳當這只是大老爺的事嗎？」 

「不是他們大房的事，難不成是二房的事？大伯去看的診，難道還能將錯處往我

爹身上栽嗎？」 

「小姐還真沒說錯，今早老夫人便將所有的髒水都往二老爺身上潑去，還準備對

二老爺行家法，院內亂成一團，奴婢在嬤嬤的幫助下偷跑出來尋妳，否則只怕二



老爺和二夫人被冤死在家裡都沒人知道。」 

傅明湘簡直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她驚詫地低喊，「這種事怎能往我們二房上頭

栽？」 

雖說她爹為大老爺揹的黑鍋從來沒有少過，可這回不是大老爺親自到方侍郎府上

把脈開藥嗎？在眾目睽睽之下，還能說是她爹把的脈、開的藥？ 

「脈是大老爺診的，可他說這個方子是二老爺給的，還說是二老爺告訴他這古方

子能治方老夫人的病，他才照著那方子開藥。老夫人一聽便勃然大怒，不分青紅

皂白地讓人將咱老爺和夫人叫到了主院，張口就說是二老爺不顧手足親情，設局

陷害自己兄長，如此德行不端，殘害親兄，必須以家法懲之！」 

藍雀有條不紊地將打聽到的消息全都說了一回，話聲剛落的瞬間，傅明湘便知傅

老夫人和大房的盤算，這是打算用她爹的命去填大老爺挖出來的坑！ 

想清了這一切，她深吸了一口氣，不敢再浪費任何時間，凝下心神，語速飛快的

朝著芳竺和藍雀交代道：「芳竺去舅老爺家一趟，把這事跟舅舅和舅母說了，讓

舅母帶著丫鬟婆子到傅家大門口鬧著要見我娘，鬧得越大越好。藍雀去章大學士

家找章大姑娘，請她務必到傅家一趟，到了家門前只說有事尋我，也不必進門。」 

在孝道這頂大帽子之下，想要救下自家父母就得要有輿論的幫助，只要老夫人還

想保住大伯在太醫院的職位，她就不敢鬧得太過。 

舅舅、舅母只是商賈，能豁得出臉面鬧騰，而章雅芝卻是官家小姐，身分就在那

裡，能讓老夫人忌憚，她的出現應該能替爹娘爭得一份生機。 

眼見著兩個丫頭應聲疾行而去，傅明湘便讓車夫將車往傅家駛去。 

努力壓下心中的著急，她的心思飛快轉動著，半晌之後，她的眸色漸漸清明。 

或許……便如師父說的一般，有時候危機其實就是轉機，端看她要怎樣利用這次

的機會讓他們二房徹底離了傅家這個龍潭虎穴。 

 


